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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

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深刻指

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1]22，“在互

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

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2]51。落实这些决

策部署，做好意识形态斗争和安全工作，核心是处理

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3]。但提升和加强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复杂多样的问题

和挑战，需要综合考量诸多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互动

关系。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网络圈群作为公众网络

栖居典型模式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日益显

著，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和争夺的重要

场域和关键变量。因此，只有有效提升网络圈群下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才能抓住当下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问题的主要矛盾，显著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

力和引领力，从而在根本上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阵地。

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研

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又是其中

的重中之重。围绕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学界相

关研究呈现出内容不断深入、方法日益多样和领域

逐渐丰富的态势，在多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1.1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缘起

由于技术迭代与应用普及的综合影响，网络空

间的环境日益复杂，意识形态斗争也日趋激烈。受

此影响，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维护好国家政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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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社会长治久安，“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

地”[2]55，而绝大多数网民栖居的各类网络圈群又是其

中的重中之重。当前，网络圈群不仅样态复杂，反映

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秉承的思想价值倾向也都较为难

以把握，正在成为诱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的重

要因素。

网络圈群不仅具有聚合群体和传递信息的媒介

性功用，还日益被赋予强化思想认识、情感认同等价

值性功用。网络圈群独特的信息交互和价值聚合形

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效度，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意识形态认知和认同的逻

辑，影响着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与

塑造。同时，网络圈群还在客观上加剧了意识形态

区隔、分裂和失序态势，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

较大冲击和挑战。通过反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显

在困境可以发现，网络圈群正在成为当前影响意识

形态安全的显著变量，所带来的传播空间变异、传播

效能弱化、认同线路演变和认同深度不足等问题，已

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深层考验和学界应

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任务是澄清非主流思想观

念和错误价值观念，批判错误意识形态，同时实现主

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与认同，中心目标是让主流

意识形态掌握群众，促使“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

器的批判”[4]9。“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

够生活。”[4]158这在客观上要求意识形态始终也必然

把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其斗争和抢

占的实践场域。当前，网络圈群日益普遍化和常

态化，不断产生现象级传播和能量级影响，加之所

汇聚的多元主体、多样文化和多种思潮，使之已经

成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理应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的关注重点。反过来

说，如果不能实现网络圈群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就难以真正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因

此，面对网络空间快速流变、网络圈群日益发展的

客观发展态势，对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现象与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极

为必要和迫切。

1.2 与既有研究文献的对话

时代和实践是思想理论问题的根源，网络圈群

的兴起也显著吸引了学界目光。伴随网络技术发

展，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在概念研究、战略意义、内在

机理、问题呈现、经验启示和解决策略等多个方面均

涌现出一定成果。鉴于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目前学界研究主要从网

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出发，且多数研究较为宏观。

例如，学界密切关注网络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变

化”[5]，认为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涉

及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同时，

从网络空间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产生的显著影响入

手，学界就拓宽认同途径、丰富认同资源等认同机

遇，以及圈群化传播削弱理念认同、碎片化信息影响

认同深化[6]、虚拟传播挤压宣传阵地[7]等认同挑战都

开展了一定研究。在此期间，有学者从网络空间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困境和应对等维度进行探

析[8]，也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后真相逻辑会造成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内容去主导化、思维非理性化

和渠道被边缘化的风险[9]。在解决策略上，学者们多

从网络空间特殊性和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等方面展

开，比如合理运用智能技术增强情感认同[10]、创新主

流媒体话语方式[11]，等等。

伴随技术发展、研究深化和共识增进，学界针对

某一特定场域或对象群体而进行的网络意识形态认

同问题研究逐渐增加。在此进程中，学界逐渐发现

网络圈群在强化网络空间建构、解构或重构意识形

态等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2]。在原因方面，有学

者关注到圈群会导致政治权威话语场域压缩 [13]，以

及意识形态传播力削弱 [14]；有学者认为网络圈群会

放大和增强某种观点，而孤立和排斥其他不同观

点 [15]；有学者认为网络圈群现象可能引发信息壁

垒、道德标准认知偏差、教育者“失语”与脱离现实

等风险 [16]。在对策方面，有学者认为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舆论观，对网络圈群开展舆论引导[17]；还有学

者认为应构建网络圈群舆论管理机制并及时优化议

题设置[18]，等等。

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客观辩证地分析了网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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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关

切，同时也积淀了学术资源，有助于该领域研究深

度、广度和效度的进一步提升。但作为一种新的社

会现象，学界对网络圈群研究较少，对网络圈群下主

流意识认同研究则更少，特别是针对其中深层逻辑

的专门研究相对鲜见。现有研究偏重从网络环境或

网络群体整体性特征展开宏观性探讨，较少从网络

圈群的微观类别和独特性来探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问题。但是，如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仅从一般

性网络环境或群体特点进行论述，难免会泛化、淡化

甚至虚化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真实图景

及其映射的社会存在，同时也难以有的放矢地防范

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以及落细落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工作。此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理论问题，还

是重大现实政治问题，需要始终以社会现实和时代

问题为参照，否则极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正是基于上述现实问题及其学理逻辑的考量，

本文旨在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探讨网络圈群影

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脉络，分析网络圈群下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显在困境，进而探寻网络圈群

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应然路径，为扩大网络

圈群红色地带、团结中间地带、坚决消除黑色地带提

供相关学理支撑，促进网络圈群助力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

2 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脉络

作为网络生态新趋势和个体生活新转向，网络

圈群正在成为生活新业态，为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

性化开辟了和解之路。网络圈群既可以成为强化主

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和深切认同的中介载体，同时

也因封闭排外、感性娱乐等特性存在排斥主流意识

形态引领的可能，甚至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或反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操纵的工具，因而成为当前

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场域。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提高。但也要看到，网络圈群

正在构建愈加复杂的传播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辐射力和影响力形成了显著影响。具体而言，面对

当前新型传播境遇，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

逻辑脉络主要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2.1 传播逻辑：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空间与传播效能

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精神家园，

而圈群广泛存在公众生活中，形成网络和圈群的耦

合趋势。一方面，人们借助技术赋权在网络空间形

成以兴趣、情感等为纽带的新型网络关系矩阵，构建

了新的圈群栖居生态；另一方面，原本自由开放的网

络空间因不同的聚合标签划分为若干多元圈群，形

成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等复

杂样态。网络的圈群化与圈群的网络化相互交织，

不断影响传统的信息流动模式与价值传递逻辑。

其一，网络圈群自由性容易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的权威性。传统圈群和网络圈群在本质上都是人们

社会交往关系的聚合模式，但网络圈群更多体现出

了自发性和流动性社会关系的汇聚。这打破了传统

关系的权力垄断和长尾效应，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和

意识形态都能找到或培育自己的受众群体，进而使

得网络圈群可能成为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也

可能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或错误意识形态的集合。

伴随网络技术发展，基于政治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主

流意识形态认同正在被网络的自由性消解[19]。也就

是说，当前网络空间的自由性和流动性打破了主流

意识形态传统的话语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减少了

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的势差。

与此同时，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因在网

络圈群中得到了新的生发空间和话语表达与传播权

力，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

误意识形态并存共生的传播格局。例如，部分非主

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悄

然融入或直接建群的方式，在一些圈群中形成了新

的影响力，借助圈群传播力衍生出不可轻视的空间

力量。

其二，圈群排他性容易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共

识性。源自强烈的自组织属性，网络圈群容易在创

建、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进化为相对独立的社交组织

系统。这种独立性使得网络圈群往往具有鲜明的价

值标签，并以此吸引“族类”和拒斥“异类”。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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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聚合的网络圈群呈现出明显的私密性特征，成

员间的交互更为紧密频繁且感性具象，极易造成消

费主义、娱乐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思想观念假借个

人需求和资本力量进行渗透、激荡和发酵，同时也造

成严肃叙事、抽象逻辑的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难以

破“圈”与进“圈”。另一方面，强烈的排他性会导致

内部成员信息获取不断窄化、意识观念不断固化，还

可能引发圈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加剧社会观

念鸿沟，撕裂社会价值共识，破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的价值基础。例如，在部分圈群与圈群之间，存在着

相互鄙视和抗拒的情绪，不仅难以相互借鉴，还存在

相互全面否定的倾向。

其三，网络圈群私密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遭受

威胁隐蔽化。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开传播和意识

形态批判的深入，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主流意

识形态或错误意识形态谋求主流地位和话语权的尝

试从未停止。立足圈群栖居的现实生态，非主流意

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不断改变自身的话语表达方

式和传播策略，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较于主流

意识形态更适应新型传播特点，容易利用网络圈群

化和圈群网络化的新场域抢占话语阵地。同时，伴

随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入，非主流意识形态或者错误

意识形态也不再采用简单直接输出模式，而是朝向

更加隐蔽、更加精于设计、更加凸显诱导性的方向发

展。许多表面看起来较为规范、客观理性的表达，却

可能暗含各种不良目的和消极情绪，极易在不知不

觉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改变在网络圈群

得到充分彰显，通过针对不同类型圈群而设计的个

性化传播，不仅让它们的传播更加隐晦，也让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所面临的威胁更加隐蔽。

2.2 认同逻辑：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认

同线路与认同深度

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错

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基本都遵循“信息

输入—互动内化—情感支撑—信仰行为”的一般路

径。圈群结构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外在信息

的输入，另一方面则为成员构建了相对独立且稳定

的互动结构和情感体系。意识形态认同追求的不是

人们简单顺应或消极服从，而是基于人们的自觉理

解以及情感体验与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性。因此，

圈群的结构模式与意识形态认同路径有一定的耦合

性。具体来说，意识形态认同路径与圈群结构之间

的相互作用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圈群影响社会互动结构。意识形态

认同以认知为逻辑起点，而认知是在人们社会实践

和文化互动等交往过程中逐渐生成的。网络圈群的

形成与发展会显著影响社会交往互动结构，具体体

现在很多方面。一是对外交往削弱。网络圈群一旦

形成就会呈现出相对封闭的样态，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外部知识和信息输入壁垒，影响圈内成员与社会

整体的互动范围与深度。二是圈内交往增强。同质

聚合的圈群不仅会极大满足相似个体的交往互动需

求，还会促进相似个体间形成有力的互动反馈循环，

使成员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强化自身认知，不论正

确与否。三是交往内容迁移。以趣缘为主要驱动

力、自发汇聚的网络圈群一般较少针对主流意识形

态内容进行交流互动，在客观上为非主流意识形态

和错误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可能。比如，饭圈群体

中很多人以爱豆、偶像为情感寄托，往往会显著降低

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强度，进而影响他们的

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

其次，网络圈群影响情感体验结构。尽管“理论

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10，但仍需借助一定的传播

形式和话语策略才能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不论何

种意识形态，若不能契合网络圈群的情感体验结构，

都会在阵地争夺和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进

而在沉默螺旋的作用下加剧情感失效和认同危机的

可能与程度。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

态极易利用圈群成员追求轻松娱乐和感官享受的心

理诉求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形成情感层面的接受

与共鸣，促使人们在情感阶段形成良性体验。尽管

当前人们的心态更加理性成熟，但在网络圈群具有

的情感互动结构激发下，容易造成情感先于理性的

行为惯性，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对非主流意识形

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形成好感的可能性。此外，宏

大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圈群微观情感结构相对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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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极易造成网络圈群在感性阶段拒斥主流意识形

态引领的困境。以“饭圈”为例，正常的偶像崇拜和

次生情感依赖在资本力量侵蚀下，成为消费主义、娱

乐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渗透和发酵的平台，造成部

分成员无视公序良俗的“无脑追星”或违背事实判断

和价值判断逻辑的控评、做数据，引发“苦饭圈久矣”

困境。

再次，网络圈群影响价值认同结构。人们的认

同归根到底是以价值内容为支撑的，所以意识形态

内在性的价值意义和真理属性是决定公众认同与否

的关键因素。自发聚合的网络圈群不仅隐蔽地表征

了相似个体的价值判断逻辑和意识形态倾向，还会

在圈群高中心势的牵引作用下逐渐强化相似性对于

价值认同的主导性意义。网络圈群具有的趋势强化

作用可能成为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可能成

为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后者可能性更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过分求新求异等极度个性化

追求影响，部分网络圈群的建立就是人们多元需求

的反映。这种求新求异的多元追求本就可能和主流

意识形态有间隙，而如果再遭遇到圈群内的群体极

化作用，势必还会放大这种间隙，进而形成针对主流

意识形态的排斥或解构力量。同时，由于再中心化

问题，网络圈群内部表现出来的往往并不是话语的

均等，反而可能是群体认同被其中的意见领袖引领

甚或同化。在这种情况下，当网络圈群的意见领袖

被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煽动或利益诱

导后，势必会造成圈群整体滑向非主流意识形态或

错误意识形态阵营，同时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

遮蔽。

此外，不管是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错误意识形

态，都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的分流，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但非主

流意识形态不等于错误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主流意识形态转化，可以成为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设性力量，因此必须正确辩

证看待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促使非主流意识形态成

为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网络圈群、形成广泛认同的积

极力量。

3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显在困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圈群始终是人

们血缘、地缘、趣缘和利益业缘等社会关系的聚合与

互动载体，而网络圈群又是在传统圈群基础上，结合

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结构模式。网络圈群具有满

足人们社会交往需求、便捷信息供给、丰富情感共鸣

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价值。但由于网络和圈群双重特

征耦合叠加，网络圈群呈现出封闭性与流动性并存、

高中心势与沉默螺旋共生、强关系与弱关系交织、私

密性与开放性兼具、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同在等复

杂样态，极易引发话语与文化隔膜、信息和情感壁

垒、认知和价值偏离等风险，造成网络圈群下主流意

识形态传播、引领和认同的现实困境。具体来说，网

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主流意

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受阻、非主

流意识形态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

等几个方面。

3.1 自我循环：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

随着文化多元、话语分散等现象和问题的加剧，

以情感和观念为纽带的网络圈群不断发展，圈内成

员也在这种新型传播生态和文化生态中不断参与社

会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诸如主流意识形态

等公共性议题的关注明显低于对个体性话题的关

注；在寻求支持和获取认同的过程中，人们也始终以

个体态度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价值判断。同

时，鉴于其同质聚合和封闭排外的特征，网络圈群呈

现出明显的对内单循环和对外遮蔽样态，造成网络

圈群表征为显著的自我循环，同时导致主流意识形

态引领作用削弱。因网络圈群自我循环带来的主流

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削弱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信息接收模式的改变。在新型传播技术

赋权作用下，任何主客体都是相对的，每个人既是传

者又是受众，话语接收由传统单向传播转变为多点

交互模式。这种改变丰富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使得

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程度或关注程度有所

降低。此外，在网络圈群中，人们接收的信息和价值

更趋于定向，更加凸显个体化和碎片化样态，在实现

信息精准匹配的同时也极大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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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叙事和引领功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

上述新型信息接收模式的典型代表，网络圈群不仅

导致圈内信息接收和价值传递样态难以把握，还在

无形中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其次，情感依赖主体的转移。网络圈群的发展

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价值空间的转移，还对人

们的情感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网络圈群的形

成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圈内成员的情感共鸣会在

无形中削弱人们对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所

有价值信息的情感依赖。也就是说，网络圈群有针

对性的情感满足不仅会强化群体边界，还极大改变

了人们对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造成网

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困境。比如，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有人利用网络圈群散布谣言和

错误思想观念，人们在亲近相知心理作用下甚少对

信息进行溯源或真假辨识，并在别有用心者操纵下

造成极强的不良社会影响，诱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

再次，群体认同分化了共识。不论时代和技术

如何发展，人们始终有“加群”的诉求，圈群也始终是

人们形成认同的基本单元。在个性日益凸显的当

下，人们建立和参与小众聚合圈群的行为日益频

繁。基于兴趣、利益、观念等自发汇聚的圈群日益细

化、微化和分化，且因其封闭排外、多元分散而愈发

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掌握。此外，由于同质聚合机

制，圈群会因更精准满足成员需求而形成更强的传

播黏性和组织凝聚力。但小众化的圈群往往与主流

意识形态之间有一定的鸿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圈群依赖取代共识，引发网络圈群难以把握和主流

共识认同弱化的双重困境，进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

的引领作用。

3.2 传播遇阻：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

网络圈群的形成与发展满足了人们的个体化向

往和群体化需求，实现了个体群体化和群体个性化

的有机统一。依托圈群内部信息流动结构和注意力

集中优势，网络圈群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外部共识

性信息过滤、衰减和屏蔽效应，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

传播力、阐释力、影响力和引领力，造成主流意识形

态难以进入圈群的传播困境，影响共识性主流意识

形态的传播广度、深度和效度，进而导致网络圈群下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

首先，定向传播“气泡”。网络圈群一经形成就

会展现出强烈的群体个性化色彩，进而产生吸引同

质、排斥异质的“过滤气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传播线路的定向和窄化问题。圈群的定向传播气泡

一旦形成就会对后续信息供给形成显著导向和汇聚

作用，干扰主流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传统逻辑，消解

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20]。这种影响的形成一方

面是由于算法技术的精准推送，另一方面是由于圈

群内部的同质聚合效应。两者合力会导致“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空间的挤压，辐射范围收窄，难以有效传

播”[21]。例如，有的网络圈群规定成员只能发送特定

类型信息或者特定价值取向的信息，否则将被移

出。同时，定向传播气泡还会在网络圈群内形成信

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极易促进非主流意识形态甚

或错误意识形态发酵并形成意见气候。比如，本具

有积极意义的民族情感可能在群内意见性信息的刺

激下走向极端民族主义，为诱发舆情风险和意识形

态风险埋下隐患。

其次，话语交流壁垒。一般而言，人们自发聚合

的网络圈群更倾向于感性化和轻松化的话语表达方

式。这种话语模式虽然产生了有利于增强圈群内部

情感共鸣、观念认同的直接效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圈群成员不善于或懒于调动抽象思维和深层思

考能力来理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间接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系统和深刻的话语体系容易被一

些圈群话语壁垒拦截，导致本就难以自发产生主流

意识形态引领的网络圈群更加拒斥主流话语。此

外，部分网络圈群会以特定的话语形式设置准入门

槛、规定圈群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部与外界

话语交流壁垒，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圈群的

话语可通约性，造成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融入圈群的

话语困境。比如，部分网络圈群以“火星文”的话语

形式筛选成员、阻拦异质者，极大影响了主流意识形

态传入圈群。

再次，圈际文化隔膜。较于传统社会关系，当前

··8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2.12

“网络社交‘圈内’与‘圈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却

是文化断层导致的”[22]。当前网络空间呈现出主流

文化和多样文化甚至反动文化交织并存的复杂样

态，人们文化选择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也不断增

强。文化认同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而圈群亚文化盛行和文化隔膜极大影响了主流意识

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广泛认同。然而，对圈群亚文化

必须辩证看待，不同于错误文化或反动文化，非主流

的亚文化可能转向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也具

有理论上的对话性，因此不能盲目排斥。比如，饭圈

文化本身并不是错误文化或反动文化，但当其过度

发展并异化为“互撕文化”时则严重影响了风清气正

网络生态建设，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良好外

部环境和文化基础。

3.3 阵地争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

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价值观念相互激

荡，正处于意识形态相对活跃期和矛盾复杂期。互

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网络圈群更

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领域。较于传统意

识形态阵地，网络圈群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主流意

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客观上给予了非主流意

识形态生发空间。网络圈群虽不具有显著的意识形

态倾向，但极易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错误意识

形态借力传播和渗透的重要载体，成为它们获取认

同以及提升地位的重要通道。具体来说，非主流意

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借圈传播、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

逻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利益契合性。“‘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3]286非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

能够借助网络圈群不断传播甚至产生影响力，最根

本的原因是两者存在一定的利益契合性。其一，主

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长远价值目标与人们的微

观现实诉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容易造成主流

意识形态“不接地气”、似乎没有直接回应群众的具

体价值关切的错觉，致使群众认知偏差，进而弱化情

感和认知契合度；其二，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

形态常常以现实利益诱导部分价值定力和辨别能力

弱的人，容易吸引人们关注甚至转发，从而实现了网

络空间传播效能和人际关系信任效能的叠加融合。

同时，相关利益主张还会激发特定利益群体与之遥

相呼应，形成同频共振之势，最终实现非主流意识形

态甚至错误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的社会促进。

另一方面，形式耦合性。人的需要始终是人内

在的本质规定性，也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网

络圈群的构筑逻辑同样如此。基于个体现实利益诉

求和社会心理需求汇聚的网络圈群具有强烈的个体

化倾向，即倾向于以个人生存境遇和价值标准为评

判尺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拒斥社会性的公共议题，

使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成

为圈群天然合理的主导。而这一特性经常被非主流

意识形态所利用，借助这种表面上的形式耦合性借

圈传播。另外，非主流意识形态和错误意识形态还

非常注重话语形式耦合性，常常借助直观表达方式

和感染性话语进行渗透，契合了部分网络圈群娱乐

感性的表达形式。加之网络圈群没有信息和价值把

关人，使得非主流意识形态一旦渗入就会逐渐形成

影响，进而形成借圈传播态势并抢占意识形态阵

地。比如，错误意识形态常常利用娱乐化手段不断

解构英雄人物，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历史虚无主义。

3.4 群体极化：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认同

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汇聚伊始就含有某种观

念偏向，在相互串联作用下，圈群内部成员会强化偏

向并做出更加极端的举动。无论技术和圈群如何发

展变化，同质个体聚合后的群体讨论都会增加极端

意见输出的可能，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圈群与主

流意识形态的距离感、降低对话可能性。在网络圈

群高中心势和沉默螺旋、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作

用下，圈内典型意见极易主导网络圈群内部的整体

态度立场和思想认同并诱发群体极化，造成网络圈

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甚至增加圈群在突发

刺激下走向错误意识形态阵营的可能。基于同质聚

合与群体认同，典型意见极易诱发破窗效应和极化

效应，不仅影响异质圈群交往，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与建设。

首先，虚假共识推动观点偏移。在情感信任和

集体认同的作用下，网络圈群内信息的权威性、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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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平衡性难以得到社会的及时关注，而圈内成员

长期沉浸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和真实图景不健全的情

境中会逐渐强化自身偏见和群体成见，进而形成虚

假共识。圈内成员容易在集体认同支持下据此理直

气壮地发声，形成“自己即真理”的错误认知，甚至会

无形中造成观点偏移或走向极端，同时降低圈群成

员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可能性。

其次，意见领袖引领群体导向。尽管互联网和

传播技术在架构上赋予了每个个体平等的接入权和

表达权，但网络圈群内部权力实际很难均等。在看

似平等的圈群中始终存在着高中心势和话语中心，

占据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往往能够主导圈内意见倾

向和思想观念，使得网络圈群话语权呈现去中心化

和再中心化的复杂纠葛。同时，人们在社会心理作

用下也极易向典型意见靠拢，无论其正确与否。这

就容易造成意见领袖的思想观念和态度立场居于绝

对优势地位和权力博弈核心，从而可能引发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力量旁落和传播势能降低，导致网络圈

群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淡化和虚化。

再次，同质聚合形成放大效应。作为社会性动

物，获得认同感始终是人们“加群”和参与群体互动

的核心动力，这也使得同质聚合成为网络圈群最主

要的特征。在“同义反复”式的信息接收和情感共振

效应下，圈内典型意见不断形成放大效应，在缺乏有

效异质信息和思想引导的情况下不断输出极端意

见。同时，鉴于上述形成逻辑，网络圈群一般不会自

发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不仅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困境，还可能在极化效应影响下沦为错误意识形

态渗透和操纵的工具。比如，本是情感和兴趣汇聚

的“饭圈”在同质放大效应下频频出现非理性行为，

甚至出现粉丝挤碎机场玻璃、为打榜投票倾倒牛奶

等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的极端现象，这类群体极易被

泛娱乐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意识

形态渗透，严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增强进路

意识形态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所以人

在哪、栖居的状态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工作重点

应该在哪。当前，面对人们网络圈群栖居的客观态

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困境，主流意识形态

需要通过引领网络圈群来筑牢网上红色地带、团结

中间地带。为此，我们应从优化内容设计、创新方式

方法、紧盯受众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等多角度入手，

遵循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逻辑，

着力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4.1 优化内容设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

群引领力

主流思想渠道具有权威信息传递、社会共识凝

聚、价值导向匡正和意识形态引领的功能。当前，网

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话语失声、内容

失调、策略失效的困境，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效果

大打折扣，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因此，主流

意识形态必须立足网络圈群的话语特点和形成逻

辑，以内容建设和价值引领为根本立足点，“审时度

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

法”[24]324，使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全面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圈”能力。

首先，坚持内容权威性，巩固主流话语引领优

势。不管技术和圈群如何发展，话语权威一直存在，

也始终是信息传递和价值引导的关键节点。信息爆

炸时代，信息过载增加了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难度，但

也更凸显了内容质量和信任关系的价值效能。因

此，主流意识形态要依靠权威性和公信力优势牢牢

掌握人们的注意力和信任感，坚持做优做强内容，以

内容的深刻性、权威性和全面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

的深层次“进圈”与“破圈”，打造主流意识形态核心

竞争力。

其次，注重内容共鸣性，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破

圈”。“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

领。”[2]52网络圈群就如同新的思想与意识形态阵地，

亟待主流价值进驻和引领。为此，一方面要高度关

注圈内原本传播内容，不断开展有针对性的引领；另

一方面要不断挖掘一些具有破圈能力的高渗透性的

正能量传播内容，建立一批党和人民放心、社会高度

认可、便于公众理解和参与的传播资源，激发公众认

知和传播热情穿透圈群壁垒，促进公众“出圈”和主

流“入圈”。例如，推广一批类似《觉醒年代》等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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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温度和品质的高质量文化精品资源。

再次，增强内容批判性，防范不良思想认识“进

圈”。一方面，要不断增强理论解读力、创新理论传

播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大

众化程度，走好网络思想传播路线和网络群众路线，

瞄准个体视野的扩展和理性认知的提升，使主流意

识形态讲得清、传得广，实现“破圈”式引领。比如，

利用“主播说联播”、知名理论专家讲解、马克思主义

青年说等形式深入浅出地阐发重大理论、解读社会

热点，不断拓展传播边界。另一方面，要针对极易在

网络圈群中蔓延的如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

想进行深度批判，防止错误意识形态借机进圈传播

并形成影响态势，进而防范化解网络圈群下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风险。

4.2 创新方式方法，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

群穿透力

任何有效传播行为都要契合当下的传播生态与

语境，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如此。作为主流意识形

态传播的全新境遇，网络圈群也需要新的方式方法

来加以应对。当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

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2]51。因此，主

流意识形态不能坐等公众“入耳入脑入心”，而要增

强主动意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满足不同情景不同

人群的需求，吸引他们走近与走进、信任与认同主流

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传播黏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圈

群穿透力。

首先，善用信息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破圈传

播。在信息时代，技术、意识和政治三者融合已成必

然趋势，而技术也已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人们的意

识形态认知，成为政治渗透、意识塑造和价值输出的

关键载体 [25]。面对人们全新的栖居状态，主流意识

形态也需要巧妙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为之赋能，如通

过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技术来分析、判断不同圈群的

信息和价值侧重点，借助技术来统筹主流意识形态

的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借助圈群的开放性实现主

流意识形态熏陶和灌输，从而促使网络圈群正向发

展并自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其次，注重传播策略，促成方式和内容的深度契

合。当前，网络空间信息传播整体呈现过载状态，在

个体关注力成为接收瓶颈的情况下，要实现主流意

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就必须要深悟信息传播生态，巧

妙借力现代传播平台与传播策略。为此，一方面要

着力打造传播矩阵，依托丰富形式、多频共振和协同

展现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破圈力度、广度和效度；另

一方面要巧妙推进设置议程，以吸引公众目光占据

社会思想引领和舆论引导的传播制高点。

再次，坚持文化建设，厚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基

础。相较于传统圈群，当下网络圈群更侧重文化方

面的认同。因此，我们要坚持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做

大做强主流文化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主流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消解圈群亚文化或错误思想认

同。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厚植主流文化自信，通

过社会宏观层面形成高质量公共文化氛围，培育个

体微观文化心态，以主流文化宣传教育促进主流意

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另一方面要发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促进作用，通过厚植

文化基因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

领力，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路径。此外，主流意识

形态要最大限度引导、吸纳、扬弃亚文化，实现主流

意识形态与亚文化共识叠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以此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范围。

4.3 紧盯受众需求，深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

群性生态

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始终要以人们

的接受、认同与践行为根基，这也造成人们的现实需

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的现实

前提。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也必须深刻回应人

们个性化发展和圈群化栖居诉求，以高度的受众意

识深刻体悟圈群性生态，遵循网络发展逻辑和社会

意识形态形成发展规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

圈群的良性互动。

首先，遵循圈群生成规律，回应受众现实诉求。

规律是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具有普遍性和客

观性，网络圈群的形成也同样如此。因此，主流意识

形态“破圈”必须认清网络圈群的形成动力、遵循生

成规律，以问题导向切实关注网络圈群的客观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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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比如，通过关注青年订阅、加群的共性准则如

悦纳自己、感同身受、思想补益等，回应受众的情感、

信息、价值和利益诉求，统筹主动引领和顺势而为，

真正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破圈”。

其次，增强个体认知判断，实现圈群价值扬弃。

促进网络圈群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要疏堵结合、内外

结合，因此，必须重视对圈内成员的引领。为此，一

方面要强化圈内信息引领，及时批判错误信息，肃清

信息环境；另一方面要强化个体媒介素养，通过外在

教育和自我教育提高公众主体意识，帮助公众辩证

认识圈群的正负价值，尤其是认识到网络圈群可能

存在的负面问题，增强他们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

底线思维，引领他们理性看待网络空间公共属性和

私人属性的界限。

再次，创新表达传播策略，实现传受话语竞合。

话语作为价值和意识形态传播载体不仅关乎主体能

否清晰表达，还关乎受众能否有效接受与认同。因

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始终坚持受众意识，不断创新自

身的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将有意义和有意思、

权威性与活泼性有机结合，辅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图

文、视频等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现主流意

识形态与大众有效互动和对话。同时，要始终掌握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主动创新传播方式

和表达方式来引领公众关注，以此实现主流意识形

态与网络圈群的话语竞合。

4.4 注重协同作用，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圈

内外因素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

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

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24]328作为网络空间

建设重要领域，如同一个社会小环境的网络圈群

中的社会思潮样态更是如此。因此，主流意识形

态建设要适应当前网络生态和圈群发展现状，不

断完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协同工作格局，充分

调动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多种

途径的合力作用。

首先，统筹线上因素与线下因素，实现问题标本

兼治。网络空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网络圈群同

样具有开放性和外部性。绝大多数网络圈群从建立

到日常运行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内部思想观念

出现偏差往往也是由于线上与线下的综合作用。公

众在现实环境中遭遇到问题，不能在线下及时化解

就容易在圈内形成讨论话题乃至舆情风险，并且借

助圈内发酵最终影响圈外。因此，在分析应对很多

圈内问题时，目光不能仅盯着圈内，而要从社会大环

境建设出发去寻找影响网络圈群发展和主流意识形

态培育的深层次因素。

其次，平衡技术发展与技术应用，赋能主流破壁

出圈。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必然会有观念上的偏见，

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成某种特定形态 [26]11。比如，

“智能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及其内嵌式规则决定了

其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27]。

为此，一要不断创新技术发展。据2021年《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结果显示，77.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勇

于突破原有圈群，接触多元文化，尝试异质观念。因

此，要敏锐地抓住人们“戳破气泡”和“突破圈群”的

潜在期望，为人们突破原有圈群提供技术支撑，为网

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技术赋能。二要不

断创新信息检测技术和手段，及时挖掘并阻断错误

信息和不良意识形态的借网传播路径，坚决打击并

查封错误意识形态栖居圈群，进而提高主流意识形

态认同程度与效果。三要完善舆情研判技术，通过

创新主题词和特征抽取技术提高不良舆情信息洞察

的及时性和防范化解的准确性，防止不良信息借助

网络圈群大肆传播、蓄积能量。

再次，协调制度建制和制度实施，营造良性圈群

氛围。“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

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

益。”[24]336“通过法治管理网络空间，是推动我国网络

意识形态重构的根本路径和长久之策。”[28]173为此，一

是要不断强化制度建制来强化网络圈群监管。一方

面要弥补当前网络圈群立法立规方面的不足之处，

如通过发布《关于进一步查处网络圈群造谣行为的

公告》等来改善圈群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要根据网络

圈群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超前立法，以法律刚性和制

度理性来弥合网络圈群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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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制度实施，通过“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

严”来严厉打击、关闭、清除一批不良网络圈群，通过

清朗网络空间和圈群环境来滋养主流意识形态网络

宣传和认同。

最后，统筹官方引领和公众参与，实现社会协同

发声。在话语权分散的当下，单一主体力量很难有

效实现主流价值的破壁出圈和广泛传播。因此，一

方面要培育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话语权威，通过构

建正能量圈群，增强话语资源、理论底色和引领汇聚

能力，引领网络圈群的整体发展；通过打造一支“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工作队

伍[29]315，增强相关人员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通过

有质量的生产信息引领信息流动、有态度的传递价

值引领圈群发展。另一方面还要紧盯圈内成员的力

量，通过塑造一批话语影响大、政治意识强和理论功

底深的意见领袖提高引领效力，实现“抓关键少数，

管绝大多数”。同时，“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

纳入统战工作视野”[24]325，引导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倾

向，增强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引领中性网络圈群转

向主流意识形态。

5 结语

依托移动网络、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人们逐渐达成了个体化转向与圈群化生

活的平衡统一，实现了个体的群体化与群体的个性

化。网络圈群化转向缔造了网络空间生活新业态，

也日益产生现象级影响，其中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

认同的解构与重构。网络圈群下新的传播逻辑和认

同逻辑逐渐形成并不断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

深化认同的同时也造成传播空间压缩、认同线路受

阻等不利影响。网络圈群在帮助人们实现关系聚

合、信息需求和情感支撑的同时，也由于封闭性与流

动性并存、高中心势与沉默螺旋共生、强关系与弱关

系交织、私密性与开放性兼具等特征，造成主流意识

形态引领作用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非

主流意识形态的借圈传播、圈内典型意见主导思想

认同等现实困境。

因此，立足网络圈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

逻辑脉络，充分考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

现实困境，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促进要充

分认识网络圈群普遍存在、形态各异和影响深化的

客观现实，同时深悟其形成逻辑、核心特点、演化规

律和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当前网络圈群下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的促进措施应着重以优化内容设计、创

新方式方法、紧盯受众需求和注重协同作用为抓手，

从而实现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引领力、

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圈群穿透力、深悟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的圈群性生态和统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的圈内外因素等方面的不断突破和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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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under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Yan Guohua Han Shuo

Abstract：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network, social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eople's online life increasingly turns to circle group. Network circle group not only creates new
forms of cyberspace life, but also takes on phenomenal influence including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With deep 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logic, the network circle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al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s spread and identification, but also caused obvious
dilemma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difficulty to enter
the circle, the spread of non-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dominance of typical opinions in the circle on ideological
identity.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under the network circle, we should fol⁃
low above logical path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content design, innovating means of
communication, keeping an eye on audience's needs and creating synergies as the gripper to realize the systematic op⁃
timization in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and penetrating power of the network circl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circle ecology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ty and coordin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ty.

Key words：network circle group; mainstream ideology; non-mainstream ideology; communication logic; identi⁃
fica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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